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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把学生送出校门，我习惯
性地要返回教室，检查一下孩子们
的桌椅是否摆放整齐，电教设备的
电源有没有全部关掉，顺便锁好门
窗。那天放学后，我又一次去教室，
看到她正坐在我班学生源源的位置
上。我惊讶地看着她，心里暗生疑
惑，她是谁？她笑容满面地站起来
走向我：“你是源源的老师？我是源
源的奶奶。”我告诉她：“源源刚刚
走了，跟着班级的队伍走的。”她没
有接我的腔，只是一个劲打量我身
后的小女儿。她笑呵呵地夸我女
儿：“老师，你家孩子长得真体面！”
我笑着说：“哪里，哪里！”她开始掏
口袋，掏出一个红包来，把红包塞我
手里：“老师，这给你！源源拜托你
多关心！”我大吃一惊，谁料得她这
主意，我心急火燎地推拒着。她看
我坚决不要，就随即把红包往我女
儿口袋里塞，嘴里念叨着：“给宝宝
买糖吃！”我赶紧翻出女儿口袋里的
红包，交还给她。她生气地吵嚷着
说：“老师，你是不是嫌少？”我说：

“不需要这样，真的不需要这样！”我
们一顿拔河似的拉扯，我终于把红
包还到她手里。临了，她嘱咐我：

“老师，源源就拜托你了！”我郑重地
对她说：“你放心，孩子我自当尽心
尽职！”

源源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属中
等水平，但她活泼可爱，各项活动都
很积极地参加，我很喜欢她。面对
源源那双黑葡萄般明亮的眼睛时，
我心里常常这样想，不管她的奶奶，
我自当一如往常地对待源源。

后来，一个休息日，我在买菜的
路上又碰到源源奶奶，她热情地向
我打招呼。我把源源的学习状况如
实地告诉她。最后她说：“老师，你
一定要把我家源源评上三好学生
呀！”

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把学生的
名字，认认真真地看了又看，源源怎
么也够不上三好学生的标准，她要
是被评上了，比她优秀的其他孩子
该多么失望！

学期结束开表彰会的时候，源
源奶奶又来了。她一反以前的热
情，寒着脸责问我，源源为什么没有
被评上三好学生？我把各科老师给
源源的评语还有名次表都翻给她
看，她才悻悻的，没有说什么！

看着源源奶奶布满皱纹的脸，
以前我心上会涌起怜惜，而现在我
只觉得她像童话故事里白雪公主后
妈变的巫婆，她从前要给我的红包
就是那个毒苹果，看着多么甜蜜美
好，我只要接过来，咬一口，就能难
受得天翻地覆。

男人出轨了怎么办？大多数女子
眼里揉不下沙子！吵架打闹，对簿公
堂，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日子过得暗无
天日。其实，女人还有一个选择，那就
是“留家察看，以观后效”。

我二姐三十岁的时候，忙着考教
师资格证书，忽略了自家的男人。男
人耐不住寂寞，与朝夕相处的女同事
发生了故事。那时候，谍战片少，俩人
没有地下工作经验，一下子让二姐逮
个现行。姐妹们如愤怒的小鸟，对“红
杏出墙”的姐夫叽叽喳喳声讨不休，强
烈要求二姐把姐夫开除出门。

二姐伤心过了，作出一个让我们
匪夷所思的决定：留家察看。那年月，
有单位的人要是犯了错误，组织和领
导认为还可以挽救，大多会作出“留厂
察看，以观后效”的处理，二姐竟然把
这个政策借鉴到家里来了，真让我们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二姐说，衣莫如新，人莫如旧，打
碎了旧婚姻，新婚姻不一定就能尽善
尽美，重新磨合更会伤筋动骨。再说，
我也不忍心把他一棍子打死，不如留
家察看，帮他改过。二姐没有像张爱
玲那样“自我萎谢”，也不学杜十娘“举
身赴清池”，而是规劝着、等待着、帮助
着。

宽容犹如洗礼，滋润着姐夫的心
田，让他带着忏悔、带着内疚、带着感
激回归。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他俩
就像一个“人”字，相互支撑。你那一
撇是责任和义务，我这一捺是关心和
爱护；你那一撇是信任和理解，我这一
捺是帮助和支持，把家经营得红红火
火。前几年二姐患了重病，姐夫衣不
解带服侍左右，细心照料，使她转危为
安。病愈后，二姐感概万分地对我们
说：“别轻易开除丈夫，夫妻还是结发
的好。”大姐说二姐当时的决策特别英
明。

我的表妹与二姐遭遇相同，决策
相悖。表妹能干且要强，在单位的地
位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丈夫却在仕
途“行路难”，沦落成“家庭煮男”。表
妹对丈夫“烂泥抹不上墙”的样子非常
失望，俩人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得
不到妻子温暖的丈夫，与关心他的邻
居有了情意。表妹得知后，快刀斩乱
麻地把丈夫开除出门。一个人带着孩
子，忙得焦头烂额，还影响了自己的事
业。以后虽有几次相亲，却总是不合
适。一晃，四十大几，孩子上了大学，
她还是形单影只。而被她开除的前
夫，再婚后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也没
有听说有什么绯闻。现在，表妹后悔
了，说自己缺乏“风物长宜放眼量”的
远见。

婚姻不是一张想买就买，想退就
退的票，婚姻的第二次“优化组合”也
不一定幸福，“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
山上没柴烧”的状况，往往会把自己推
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甚至改变整个人
生道路，成为回忆中胸口永远的痛，生
命中永远的缺口。

肯给丈夫“留家察看”的女人，差
错会少些、胜数会多些。当然，这有个
前提，就是你还爱这个男人，还想要一
个 完 整 的 家 ，那 么 不 如“ 以 观 后
效”……没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自幼儿园开始，儿子就有了
自己心仪的女孩，叫李夏。

起初我想，李夏应该很漂亮，
漂亮的孩子人见人爱，这也难
免。通过多次了解，我认识了李
夏，左看右看就是普通女孩，长得
普通，穿得普通，在孩子堆里毫不
起眼。尽管我认为不漂亮，儿子
还是一直喜欢她，从小班到中班
直到大班。放学的路上要是遇见
她，儿子老远就激动地喊：“李夏，
李夏！”

我十分苦恼，这也太早熟了
吧？幼儿园就有“女朋友”？不知
道如何处理，盲目之下和老师沟
通，老师淡淡地说：李夏性格很
全，男孩女孩都喜欢她。

老师淡淡的态度让紧张的我
悟出了处理儿子“女朋友”问题的
玄机。

上小学后，再和他谈起幼儿
园时的“女朋友”李夏，他却一口
否认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他嘴里有了另一个女孩的名
字——“张一凡”，一天时间给我
说不下十次，真想直截了当地告
诉他“不可以有女朋友”！可还得
千方百计地让自己淡定。

好的一点是儿子和我无话不
谈，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张一凡是
班长，学习特别好，人缘也特别
好，用儿子的话说：几乎全班的男
生都喜欢她！我趁机提醒他：要
好好学习，把成绩搞好，不然，人
家张一凡会看不起你的。

小学六年仿佛很长，儿子喜
欢的女孩却一直未变。只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儿子慢慢到了懵懂
的年纪，他开始为自己公开说过
喜欢张一凡的话后悔。我适时地
告诉他：喜欢一个人，也可以默默
喜欢。但你那时候太小，说过的
话可以不算数的，现在就不一样
了，就算心里喜欢也不能公开表
现出来，会让对方不自在，甚至难
堪的。

毕业了，儿子脸上的稚气少
了许多，长得比我还高，俨然一个
大小伙子了。暑期里，参加辅导
班，回家后告诉我，遇到张一凡
了，下课的时候她到班里找他，两
人聊了一会儿天。我开玩笑地问
他：“现在还喜欢她吗？”

“喜欢呀。”儿子毫不犹豫地
回答我。

初中，他没有和张一凡分到
一个学校。有一天，他感慨地对
我说：“现在也见不着张一凡了。”

“你们不是有QQ吗？可以在QQ
上聊呀。”我启发他。“没啥可聊
的。”儿子说。“那你现在不喜欢她
了？”我问。

“不喜欢了。”儿子果断地说。
喜欢了六年的女孩，在某一

天里却突然不再喜欢了，他无所
谓，我心里却还没过来劲呢。

如今，儿子升入初中一个多
月了，种种迹象表明他还没有遇
到喜欢的女孩，就算有，我想我还
是尽可能让自己的敏感隐藏起
来，像老师一样淡淡地对待“女朋
友”，或者“男朋友”的事比较好。

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太注
重英语这门课，到了初中才开始
接触英语。记得刚开始学习英语
时，别提有多新鲜和兴奋了，每天
都盼着上英语课，可英语课也不
是天天有，所以上英语课就成了
日日的期待。

我的同桌刘会战，是个调皮
捣蛋的男生，功课很差。因为我
们两个同村，又住前后院，论辈分
我应该叫他叔，所以每次的作业
我对他都是开放的，他也就更心
安理得地在课堂上该玩玩该睡
睡。转眼到了期中考试，刘会战
依然不愁不忧，试卷发下来，我做
完后就装作不经意地乱摊，刘会
战便也抄得不亦乐乎。

英语成绩出来之后，老师在
课堂上对刘会战大发雷霆，原来
有 一 道“What's your name，
please（你叫什么名字）”的问答

题，刘会战居然照抄我的，回答
“My name is Liang Qiuhong（我
叫梁秋红）”，此糗事在学校传了
好久。

初二之后，换了英语老师，不
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个英语老师
的舌头有点短，发音不够准确。
所以总是在英语课上懒懒的，这
个英语老师也对我淡淡的，不似
以前那个英语老师一样宠我，我
也就越来越懈怠这门课。班主任
虽然找我谈过几次话，可我的英
语成绩却再也没上去，一直处于
居中状态。

多年之后，英语被列为主课，
与语文数学地位平等，甚至一度
有越位之嫌，到处都是英语补习
班，三两岁的娃娃都开始学习
ABC了，再回想当年学习英语的
一系列轶事，不由得感叹时光的
迅疾。

她
塞
来
的
红
包

□
颜
巧
霞

回
想
当
年
学
英
语

﹃
留
家
察
看
﹄
是
个
好
政
策

儿
子
的
﹃
女
朋
友
﹄

□
梁
秋
红

□
张
鹰

□
石
松
慧


